
1 
 

 

   

 

 

     
 著作：生命的重建 
 |  

第十五章 我的故事  

 

我们人人都有一个故事，一个真实的、亲身经历的故事。我也有我的故事，

尽管往事都已成为过去，但是回想起来，仍旧历历如在眼前。  

人生的经历，是我们生命的纪录，是有用的资料。这些资料可供自己参考，

也可以供别人参考。正因为我的故事中有血有泪，有悲惨、有绝望，而我却

都熬了过来，所以我才愿意公开它。  

佛说：人生是善。的确，我们在痛苦的人生中，只有依从佛的指示，尽量种

下善因、清除苦果，拿出意志力，奋斗前进。前进的道路，可能曲折艰难，

但总比后退或停滞为好。信佛，对精神有帮助、对身体有帮助，事实摆在我

们的眼前，可以证明。  

愿我的故事，给你启发；愿佛的教导，给你指引。  

×××  

当我还是一个十八个月大的小女孩，父母就离婚了。  

由于稚龄的关系，我不知道这件事对我有多大影响，但我母亲因此要出外工

作，做人家的长工。她把我送到陌生的地方，让陌生人照顾我。我在那里，

一连三个星期，哭个不停，使照顾我的人束手无策，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我

的母亲只有被迫把我带回家中，另想其他的法子。  

她身为一个单身家长，把我养大，令我敬爱她。可是，她毕竟没有能全心全

意的照顾我，这是我深感悲哀的。  

我一直都不知道我的母亲再嫁给我继父的原因。是为了她爱他呢？还是为了

想要给她的孩子一个美满的家庭？但无论如何，那并不是一个明智的举动。

我的继父，是在德国的传统家庭中长大的，有非常残暴的性格；他对待我

们，也离不开他那种残暴的习性。  

我的母亲后来怀了我的妹妹，到了一九三○年代，世界经济衰退，我们的家

庭就变成了一个更残暴更黑暗的家。我那时才五岁大。  

所谓：祸不单行。就在我五岁大的时候，我家的一个邻居，一个年老的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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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，竟把我强奸了。我清楚的记得医生替我检查的情景，也记得在法庭中，

我是受害人。这个人虽然受到法律制裁，被判了十五年监禁，但我却被人不

停的指责：“都是你不对！”  

因此，多年中我都在担心，怕那人一朝刑满出狱，就会因为我使他入狱，而

来找我报仇。  

我大部分的童年，都在忍受身体和性的虐待。我的自我评价变得一天比一天

低，没有一样事情对我有好的影响，我觉得连外面的世界，也是一个坏的循

环。  

在 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有一件事，就可以表明我那时的生活是怎样的。当

时，我们学校有一个联欢会，那里有很多蛋糕可以分给我们学生。这所学校

的小孩，除了我 以外，都来自舒适的中等家庭；相形之下，我的饿衣着最为

简陋。我头上剪着一个不像样的发式，脚上穿着一双长统的黑鞋，嘴里带着

生蒜头的气味——这气味是因 为我被迫每天都吃生蒜头以“防止寄生虫”的缘

故。  

我们家中从来都没有蛋糕可吃，因为根本买不起。一位住在附近的老妇人可

怜我，每星期都给我十分钱；而在我的饿生日时，更会给我一元。但这十分

钱都被当作家用，那一元就给我买那年穿的内衣裤。  

这一天，学校的联欢会有很多蛋糕分发，那些平时每天都吃到蛋糕的小孩，

人人分发到两三块，而当学校老师见到我的时候（我当然是排在最后一

个），却一块蛋糕也没有给我；因为都已发完给别的同学了。  

我当时很伤心，但现在已经清楚知道，那时因为我那时在学校里表现得自己

毫无价值、不值得任何奖励，所以才使我排在最后一个，也使我连一块蛋糕

都拿不到。那完全是我自己惹人厌，他们只是在反映他们对我的不满而已。  

在 我十五岁大的时候，我的知识已开，我再不能忍受性的虐待，于是我从学

校和家庭中出走。我在一间餐馆中找到一份服务的工作，这份工作虽然辛

苦，但比起我在家 中所做的一切劳力工作要轻松很多。由于我没有培养到一

点自尊，所以对爱和关怀感到非常饥渴，以致我肯把我的身体献给任何一个

对我关心的人。  

就在我刚过了十六岁生日的时候，我生了一个女婴。  

我觉得我没有能力照顾她，所以我替她找到了一个好的、充满爱的家庭，那

是一对没有子女的夫妻，他们非常盼望要有一个婴孩。我在产前就到他们家

中住了四个月，然后才到医院生产，孩子生下来就用了他们的姓名。  

由 于环境是这样，所以我一点都没有能体验到身为母亲的快乐，反而只有失

落的感觉，而且内疚、羞耻。那时候，真是一段极尽羞耻的日子，我只想尽

快度过。我仅仅 记得我女婴的大脚指，和我的大脚指一样，很不寻常。如果

将来我们能再见面，我想我只要见到她的大脚指，便会认出是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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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女婴五天大的时候，我便离开了。我回到家中，我的母亲不想继续这后夫

的虐待，于是我对她说：“我们一起走，你不需要再忍受这一切，我带你离开

这里。”  

她跟我一起走了，留下我十岁大的妹妹；这个妹妹一向都受她父亲的疼爱。  

我帮助母亲在一间小旅馆中找到了一份清洁工作，把她安置在一间可以使她

感到自由和舒适的楼房，我感到我的义务已经完毕，就和一个女友去了芝加

哥，原来只想停留一个月，结果去却一去三十年，其中一次都没有再回去

过。  

在我早年的那些日子中，在我的孩童时代，经历了很多暴力，加上我以后发

展得不理想，更认为自己没有价值，所以只吸引到对我不好、甚至殴打我的

男子。如果我在以后的人生中，只不停的怨恨和责怪男人，而不知道改变自

己，那我可能直到现在仍是同样的悲惨。  

但是，在经过做了很多积极的工作和经验后，我的自尊增加，而那种坏男

人，也终于渐渐离开了我的生命。  

以往，我在潜意识中相信我是只有被虐待的份，所以他们这种人即使行为很

不好，我也接受。如果不是我自己的思想不正确，我就不会吸引来这种男

人。现在，凡是虐待女子的男人，根本与我无缘。我与他们之间，已经互不

吸引。  

我在芝加哥起先只做些低下的工作，做了几年以后，我去了纽约，很幸运地

能够成为一个高级服装模特儿。可是，替那些名气大的时装设计家做模特

儿，也并不能帮助我增进多少自尊；而且它还带给我更多的机会在自己身上

找寻到不满，我拒绝承认自己美丽。  

我一直在时装界工作。很多年以后，我嫁给了一个人品很好，学历也很高的

英国绅士。我们到世界各处旅游，会见知名人物，甚至在白宫吃过晚餐。  

虽然我是一个服装模特儿，又嫁了这样一位很好的饿男子，但是我的自尊仍

然很低。  

经过了十四年的婚姻生活，我刚开始相信美好的一切可以长久不变，却在有

一天，他忽然宣布他爱上了别人，准备和我结束婚姻关系。当时，我的痛苦

真是笔墨所不能形容。  

但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，我继续生存下来；接着，我开始感觉到我的生命在改

变。一个命相家预言在秋天的时候，会发生一件小事情，这件小事情，可以

令我的生命大为 改观。我没有在意这一类的预言，几个月以后，秋天到了，

很偶然的，我去参加了在纽约市举行的“宗教科学联会”。一切对我来说很是

陌生，但我内心有一个感 觉，要我“留心的听”。我于是留心的听了，而且参

加了他们每星期日都举行的集会和学习课程。佛教学科给了我最大的兴趣和

启发。  



4 
 

这 以后，时髦装饰的世界开始令我渐渐失去兴趣；我想到我能够有多少年继

续去关注我的腰围和我眼眉的形状？从一个没有读完中学的无知者，我变成

一个热心的学 生，把很多很多关于宗教和医疗的书本都读了。“宗教科学”会
所，变成了我的新家。虽然我大部分的生命仍然是如常的继续，但所有新的

学习，开始占了我生命更 多更多的时间。  

三年以后，我能够去申请那会所的特别会员。后来我通过了考试，便成为里

面的学习顾问。  

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开始。这以后，我更成为一个静坐者，然后，进入一所大

学。  

这所大学，对我来说，真是十分适当。第一年的学习是在每星期一，学习的

科目有生物学、化学、相对论……这些科目。以前我只听人家提起过，现在

我能自己学习，学得非常高兴。我们每星期六早上都要考试，星期天则放

假，每星期都是如此。  

大学位于爱荷华，这里并没有纽约市那么烦嚣。在吃了晚餐以后，我们都回

到自己的房间温习功课。我是校里年纪最大的一个学生，对学校生涯的一分

一秒都非常喜爱。学校里不准抽烟、不准喝酒，更不准吸毒，我们每天都静

坐四次。  

毕业后，我离开了学校。在飞机场，到处都有人抽烟，使我十分的不舒适。  

回到纽约，我开始学习“宗教科学”的更高课程。我在那里非常活跃，参加了

很多活动。跟着开始讲演，而且更接见前来求助的人。  

我参加多方面的工作，写出一本小书，书名“医治你的身体”。书里讲述产生

身体疾病的心理状况。写完这本书以后，到处举办讲座，主持初级课程。  

然而有一天，医生宣布我患了癌症。  

我 的身世极差，在五岁时便被强奸，是一个常受性虐待的小孩，这不难明

白，为什么我会患上妇科癌。像所有知道自己患了癌症的人一样，我听到医

生的宣布以后，立 刻变得非常恐慌，惊慌失措。但是，因为我本来已经在替

他人治病，而且知道病人心理上有改变的确可以把病治好，所以我想这次该

是我亲身替自己证明的时候了。  

我知道癌症的起因，大都是因为有长时期的愤怒，这累积起来的愤怒发生毒

素，慢慢把身体的细胞侵袭，使它们失去正常的发展，然后形成了癌。我因

为为孩童时候的处境，所以一直未能化解对“别人”的愤怒和怨恨。这次，我

再不能浪费时间，我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。  

癌 症是不治之症，这“不治之症”四个字对大多数的人来说，是那么可怕，而

对冷静下来的我来说，却明白这种疾病并不能从外面去医治，我想医治他的

唯一方法，是 要往内在寻找，寻求根治的方法。如果我去动手术，只是把癌

细胞除去，如果我不去改变自己创造这些癌细胞的心理系统，那么，医生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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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继续支解我的肉体，直到 再没有办法支解为止。我并不喜欢这个方式。  

我相信一方面去动手术，把癌细胞除去，同时另一方面又去清理导致癌症的

心理系统，那么癌症就不会复发。如果癌症或其他病症复发，我并不相信是

因为医生没有把他完全割除，我相信是因为病人并没有把心理状况改变。  

我还相信如果我能清理癌症的心理系统，那么我根本就不需要动手术。于

是，我便和医生拖时间，对医生说我暂时没有金钱来付医院的费用，医生答

应给我三个月的限期。  

我立刻积极地要自己作出治疗，找寻和调查所有有关医药以外的治疗方法，

同时一心向佛。  

我去了多间自然健康食品商店，买了他们所有有关癌症的书。又去了图书

馆，作更多的阅读。我参看“脚部反射法”、“结肠治疗法”。觉得这些对我都

会有帮助。我似乎被善缘带引到一个正确的地方，还遇到对我有大帮助的一

个人。  

事 情是这样的：当我读了“脚部反射法”之后，我希望能找到一位这种专家。

我去参加一个讲座，平时，我都坐在前排听讲，这一次，我竟一反惯例，自

自然然的坐到 后排的座位上。而不到一分钟，一个男子来到，在我旁边坐下

——原来他正是一个“脚部反射法”的专家，而且是可以出诊的专业人员。我

在和他谈话以后，就请他 来我家中，一星期三次，连续做了两个月按摩，对

我有着很大的帮助。  

我知 道我应该比以前更爱自己，更珍惜自己。因为在我的童年，我很少得到

爱，没有人使我感到高兴满足，也因此我养成了和他们一样的饿态度，不停

的菲薄自己、批评 自己，终于渐渐地成为我自己的习性。我在佛学中认识到

我不单要喜爱别人、勉励自己，而且更要做很多善事。以前，我明知要这样

做，却一天一天拖延，正如那些 想节食的人，一天拖过一天那样。现在，我

不能再拖延了。  

起初的时候，我对很多要做的善事觉得很困难，但是，当我坚决继续做下去

的时候，我发觉在我生命中发生的某些处境，现在一点一点都在改变，往好

的方面改变。它们不再令我丧气，我的健康也有了显著的进展。我知道我要

继续的做下去，继续行善，对一切尽心尽力。  

是的，我的确曾有过一个灰色的童年，充满精神上、身体上和性的虐待。但

这已经是多年前的事，我不应该现在仍然这样拿它来令自己受折磨。我就是

因为没有宽恕人，所以才会导致癌细胞的产生，侵害到我的身体。  

得 到一个好的佛学老师的帮助，我把旧的、隐藏着的愤怒都消除了，渐渐走

到慈悲喜舍的境界，这使我感到舒服很多。然后，我开始把我家长告诉我

的，有关他们童年 时代的故事，一一连接起来。我清楚的看到有关他们生命

的情景。由于我的理解力增长，我开始对我的父母的痛苦，产生慈悲；内心

对他们的责怪，也开始慢慢化 解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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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，我更学习吃素，不再吃荤，一帮助我的身体清楚因为多年吃了不适当

的食物所积极聚下来的毒素。除了不适当的食物能积聚和制造出毒素以外，

不适当的思想，也能积聚和制造出毒素来。所以我就双方并进，除了吃很多

绿色蔬菜，还向戒、定、慧痛下功夫。  

我并没有到医院去动手术，我只是积极地做着这些彻底的心理和生理的清理

功夫。在我被断定患了癌症的六个月以后，医生为我作出证明，证明我自己

早已知道的结果——我完全没有一丝患有癌症的迹象！  

因为有了这次亲身的经验，我更知道一切疾病都可以治好，只要我们肯去改

变我们惯常的思想、信念和行为！  

有些事看似悲剧，却可能因祸得福，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好的经验。我就是因

为有过患癌的经验，才多学到很多东西，而且因此使生命有了更新的价值。  

我 的思想开始清晰，知道究竟什么事情对我最重要。于是我作了一个决定，

决定离开没有树木、气候不好的纽约市。我的病人听说我要离开，害怕一旦

没有我，他们的 信心会大大减少。为了他们，我预定每年回去两次，看看他

们的进展。平常，大家保持电话联络，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话，商谈一切。  

于是，我结束了在纽约的事业，悠闲的乘坐火车，去了加州，以洛杉矶作为

目的地，再开始实现我的整个计划。  

洛 杉矶本来就是我的出生地，我的故乡，但是现在除了住在离洛杉矶一小时

路程以外的母亲和妹妹以外，我几乎并不认识任何人。因为，我的家庭从来

都不是一个与人 有亲密联系的家庭。当我这次重见母亲以后，才知道她的双

眼早已失明。母亲一直瞒住这个事实，也没有人告诉过我这个消息，令我骤

然间感到很失意和震惊。我的 妹妹因为事忙没空来见我，我只有自己独自一

人，开始建立我的新生活。  

幸而，我所出版的小书“医治你的身体”，因为畅销，替我打通了很多管道。

我在参加一些聚会时，常常在聚会中自我介绍，创造了很多人际关系。在最

初的六个月中，我把握时间，时常都到海滩去休养身心。我知道以后我会开

始忙碌，那时候，我便没有时间再去作这种悠闲的享受。  

随着日子的消逝，来要我看病的病人也渐渐增多。我还被邀请到很多地方去

演讲，洛杉矶欢迎我，事事都十分成功。一年以后，我搬进了一间宽敞舒适

的住所。承佛庇佑，一切都那么轻松顺利。  

洛杉矶的新生活，比起我早年的生活情况，不知道好了多少，使我知道人的

生命，能够在自我转变以后，跟着也作很大的转变。  

有 一个晚上，我的妹妹给我来了电话，这是我到洛杉矶两年以来的第一个电

话。在电话里她告诉我：母亲意外的跌断了背骨。母亲已经九十岁，双眼既

盲，耳朵也不管 用。以前，她是一个很强壮的、独立的女子，现在，转眼间

竟然已经变成了一个如此痛苦无助的老人，人生的无常就是如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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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跌断了背骨，却解开了我和妹妹之间的隔膜，我们终于因此开始往来。

我发现我妹妹也有着严重的问题，她坐下和走路都很困难、很痛苦。但她只

沉默地在受苦，她丈夫还不知道她病了。而且，她胃口不开，不想吃东西，

很像患上了厌食症。  

母亲在医院住了一个月以后就出院了，为了照顾她，我把她接来和我一切居

住。我虽然信佛，但是我并不知道应该怎样把母亲照料得妥妥贴贴，我有工

作在身，不能在家看护母亲，无可奈何，我只有向佛倾诉：“佛啊！请赐我力

量，既能好好侍奉母亲，又能帮助他人！”  

母亲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来到；下一个星期五，我却要到三藩市去四天。我

知道不能留她独自一人在家，而我又不能不离开。为此，我只有又求佛：“佛
啊！请赐我力量解决这难题，在我没有离去以前，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帮助我

们。”  

星期四的下午，难题果真解决。一个合适的人“出现”，搬来替我打理家事、

照顾母亲，使我再没有后顾之忧。  

我感谢佛，我全心全意的确定：佛是一盏不灭的明灯，随时照亮需要光明的

人。从此，我尽心尽力行善，对我的病人、我的工作都抱着布施的精神，全

力以赴。  

当我是个小孩子的时候，我的母亲因为环境关系，没有能够好好保护我；但

是现在，我却有能力能够好好照顾她，我感到很开心。  

妹 妹本来和我不亲，现在却对我要求很多的帮助，这也是另外的一个挑战，

在考验我的仁心。回想当年，我把母亲从继父那里救出火坑，由于继父溺爱

这个亲生女儿， 所以我们没有把她也带走，没想到继父竟性情乖张到把他失

败的愤怒和痛苦，转对我的妹妹发泄，使她受到前所未有的虐待。  

妹妹的生理问题是因为童年太恐惧和紧张，这些紧张和恐惧，后来只有增

加，没有缓解，她的丈夫没有给她一点安全感，所以我要尽力给她一个安全

的环境，再这个环境中，探究治疗她的方法。  

我 的母亲和我同住以后，进展很好。她尽她的能力每天运动四次，身体变得

比较强壮。我帮她戴上一副助听器，使她的耳朵能听，也使生活变得比较有

趣。我说服她去 医院把白内障除去，她更慢慢的回复了视力。她现在又能够

重新看得见一切，愉快非常，她能拿起书报阅读，这使她更加快乐，我们都

为她很高兴。  

我和母亲，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，坐定下来，好好谈话。我们之间，彼此有

了新的了解，相处得也更自在，有时甚至互相拥抱。  

我的事业继续扩展，员工加多，又建有一个新的中心，中心规模不小，还有

可供学生住宿的地方。我是中心的主持人，是医师，又是导师。我的内心非

常平静，我会继续行善，尽形寿决不中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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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站在无限的生命中  

一切都那么完美  

我们每一个人  

包括我在内  

都能以有意义的方式  

经验生命的因和果  

使生命更加充沛  

* * *  

我选择佛  

潜心学习  

过去的已经过去  

把握的是当下  

* * *  

我贡献自己  

以布施的心  

来尽量行善  

在我的世界中  

一切都那么完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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